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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弘雅﹕這是一篇對台灣人寫的語重心長的論文。原文很長，我做一個簡要的翻譯，方便關心台語的人來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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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點
過去50年在台灣大漢的人攏下意識有國語的觀念

最近才主張應該傳承自己的母語

華語不是台灣人的本土語言，卻是台灣唯1 的官方書寫語言

台灣人在書寫自己的母語的時受壓制
到最近才准在學校教

本論文談台灣人如何從講母語變講、寫國語的過程
不是純粹是在學校教育，嘛包含政治、社會、文化因素
1最初

目前在台灣出世的囝仔開始的時講母語，上學學華語。無期待尹大漢會讀、寫母語，因為無會當接受的書寫文字，無法度寫。

是按怎這麼注重教育的社會會使用不是自己的語言來識字？本文從幾個角度：政治、社會、文化、歷史、語言等來解迷。
不是尹愛選不是自己的語言來識字，是環境使然：
社會講母語，囝仔卻不是講母語，是學外語。尹不是移民到別的講無同語言的社區，有競爭、需要學當地的語言。那是一般取代母語的情形。

2基本上無法度寫無標準化的華語

過去1世紀到現在攏有人想把台語寫落來，不過卻無一致的書寫法。有決心的人會使用漢字，假名，注音符號，羅馬字等等。不過書寫了後無保證人看有。台語要如何寫，時間愈久問題愈多。競爭的方案很多，攏有熱心的支持者，致使造成分歧和無力感。政府官員嘛是無法度，因為尹的顧問的看法嘛無同。政府欠缺來自民間的明確授權，無法度為台語確立一致的書寫系統。
是按怎寫台語這麼難？因素很多

一．漢字適合寫古典漢語，無適合寫其他的語言。從公元前1200年到第8世紀，2000年來漢字全部是寫古典的文言文。迄今經過1世紀的社會、教育改革，推動白話字，嘛還有意向返去半文半白，因為漢字本來就是為寫文言文的文字。
二．各地鄉土語無書寫的傳統。其實唐朝中葉前並無寫全國性的通俗語的先例。起先試寫較長的通俗語文的時會寫很多錯字，所以終其尾主要還是文言文、夾少量的通俗字。中世紀的時，因為佛教時行，一種書面的通用語(koine)才艱難形成。後來經過數世紀，到蒙古統治下才變成早期的華語，滿清的時變成白話文，到54運動了後，成做國民黨、共產黨支持的標準華語。
在全國性書面通用語的長時期的懷胎、成熟的過程中，無人考慮過寫無標準的地區性的鄉土語。上早參入較多地方鄉土語的是明朝末年、清朝早期的閩南4劇。不過書寫閩南話寸步難行，書寫形式是古典文言和國家白話的交雜，和純閩南口語差很遠。
三．學者的偏見，認定這種地方土話粗魯，不登大雅之堂。

四．政治禁令書寫鄉土字。1987年7月14戒嚴取消前書寫台語是顛覆，寫鄉土語字典，傳授文件，甚至在公共場所如學校、政府機關，媒體，得受罰。這種對非標準鄉土語的嚴格控制迄今嘛尚存在在中國。普通話經過教育、大眾媒體、商業、其他管道普及整個領土，對鄉土語管制更嚴。經過3代共產黨的統治，今仔日中國的少年人講普通話已經很自然。
這四個因素之下寫地區語太難。干單香港的廣東話是例外，經過100幾年的殖民統治，尹會當自由講、寫廣東話。不過1997年以後變了，從北京來的政治壓力使尹在法庭、學校、媒體，其他公共場所攏愛講普通話。
台灣從日本統治變國民黨統治了後，發展寫母語的前景很醜。現在台灣人有政治權，要寫台語的能量充沛，不過還無一個走會通的模型通實現。簡單講，一直到十外年前，台灣人攏無公開使用母語書寫的機會，台語明顯處在危險的狀態。
書寫台語上大的障礙之一是很多常用辭素(morphemes)，特別是文法上的助詞根本無法度用漢字來寫。用漢字寫台語，大約1/4的辭素無適當的漢字。寫出來的漢字錯誤很多，有寡是借音而已，無合語義。
“台灣”這辭上有代表性了，字面的意思是“台和灣”，“梯形和海灣”，和原先的語源根本無合。這個名稱其實是平安島附近西南地區的 一個族群的名。1622年荷蘭人Comelis Reijersen 的航海船記(ship’s log)叫這個地區Teijoan和Taiyowan。1636年荷蘭傳教士稱呼這個族群叫 Taiouwang. 葡萄牙人因為這個族群的名，叫平安島週邊的地區Tayowan, Taiyowan, Tyovon, Teijoan, Toyouan等。明朝和後來的旅行者用漢字轉寫成：臺窩灣Taiwowan，大灣Dawan，臺員Taiyuan，大員Dayuan，大圓窩Dayuan。這些寫法所代表的具體語義不能認真看。
“萬華”的辭意似是而非，和原來的語義、發音攏差很遠。原來的漢字是“艋舺”，語音是“báng-kah, bafngkaq”，源自原住民語“船”。日治時代，漢字改寫成“萬華”，意思是“繁花似錦”，日語發音“banka”。華人來了後語音變成“萬華Wanhua, Oarnhoaa”，太勉強了。
其他的常用詞問題閣較多，如，台語辭“chhit-thô, chitthøo”寫成“[image: image1.emf]”，第一字的語義是“靠近”，第2字是“欺詐，狡猾”。這種寫法難服人阿。有人主張寫成“ㄔ陶”。
台語“傷, siun, sviu”字用很多，讓習慣現代標準漢語的人真難理解，誤會是“傷害”的意思，後來才知是“太”的意思。每一字漢字攏有幾若種台語的發音，意義攏無同。閣，把“lô-môa, lomoaa”寫成“鱸鰻”，不是“流氓”，跟魚有什麼關係？有夠奇怪。這種漢字無可能變成台灣人每日使用的文字。

很多老學究認為口語中流傳落來的古早用法可以從古書中找到生僻的本字。這是源自傳統的觀念，這是自我應驗，成功的例無高。如，廣東話音nei1/ne1 = 這， m4 = 不，無論如何無法度找出適合的本字！原因是這類核心詞彙並不是源自通用的漢語詞根。其他的鄉土語，包括北京、四川、台語嘛同款情形。
要寫純台灣口語，25%無字，25%隨便選字(同音，近音，或是自製)，10% 罕見但是考證無誤的生僻本字。所以干單40% 是正確的字。按呢要寫台灣文學，非常難阿。
3母語變國語的途徑
一．讓某種語言的使用者感覺自己的語言差。上簡單的辦法是貼“粗俗，土，俚語”這款的標籤。
一旦被這樣矮化，心理傷害非常大，對母語失信心，甚至講母語的時被人聽到都會感到歹勢。作者在中國旅行的時時常聽人講：
成都一個賣蘋果的：我對我的在地話感到丟人。

上海書店一個老父對學校前的孩子講，說普通話，否則人會想你笨。
長沙一個計程車司機：原諒我，我們的在地語聽起來很糟。
烏魯木其一個女郵局員：對不起，我的華語聽起來像維吾爾語。
滿州一學者聽北京少年使用當地語交談：這些孩子沒受教育，他們不知如何交談。

講當地話的已經習慣自己的話比標準話次等。敏感的人就會希望放棄自己的母語，接受受尊敬的語言。
這款矮化在地人的語言、文化無所不在，人攏習慣了。和中央正統的語言、文化比，尹是邊緣，負面定型在內心。這個精緻，有時是殘酷的心理狀況甚至推及到人們對自己的自稱。如，台灣人、福建人驕傲講尹是閩人。不過尹很少思考到2000外年前被選定用來書寫這個名稱的漢字中包含一個帶貶義色彩的“蟲”字(甲骨文，青銅文攏無這字)。每次看到這字閩，就如一尾蟲被困在門內。不過人攏視而不見，或是不願意看。講閩南話的自稱閩南人。洪惟仁講“閩南人”應該寫成“蠻南儂”。公元100年許慎Xu Shen《說文解字》解說 “閩”字，南蠻，蛇種，從虫，門聲。所以閩南人是雙層野蠻，又是蟲，又是蛇。這個解說被載入最權威、最基礎的漢字典(《說文解字》)，秣當否認。一方看輕，一方被看輕，雙方下意識長久存在。
雖然這些人的祖先未必講漢語，但是至少尹今仔日講的是漢語的支流，閩南語、閩北語。其他南方數千萬不是講漢語的族群的情形同款醜。
二．追求威望
鄉土語呈負面形像。相反的，普通話是雅致，好聽流暢的語言。其實普通話充滿突厥、通古斯、蒙古、其他野蠻語的成分，是和早期漢語差上多的土話。講別人的語粗魯，普通話華麗完全是主觀的。普通話中嘛存在著大量粗俗的表達方式。(蘇州話可能較雅致)。不過它畢竟是共產中國、台灣、新加波，香港特別行政區域的官方語言。
普通話的地位高，因素有：
(1)和軍事、經濟、政治結合
(2)被指定做官方語言
(3)有約1000年的通用語(koine)的歷史背景
(4)書寫文學久
(5)大量學者研究，參考資料多

其他地區性的鄉土語無法度拚。結果是強的愈強，弱的愈弱。

三．單語神話

有一個流傳很闊的講法，世界上只有一種漢語，使用者超過10億人。這是神話，和從月亮頂面會當看到長城同款的神話。尹講漢語是一種語言，含很多種方言，只是腔口有無同而已。這個謬論在全球大眾的認知嘛已經生跟，持續干擾世間人的常識判斷和科學觀察。
中國人自明朝就知影中原之內講很多種互相無法度溝通的無同的語言了。很多西方人到中國了後，中國人才開始產生出中國話只有一種的觀念。這個觀念之形成源自外國人無法度了解那麼多各地的語言，嘛源自尹對漢字和各種口語之間複雜關係之混淆。
這個神話在 20世紀上半葉把“dialect”誤譯做“fangyan方言”又是一個真使人憤怒之事。語言學上的分類，“dialect”是一個語言內底的變體，“dialect”有小寡無同的發音、語彙、語法性質，不過互相聽識。語言是某一個語言的大單位，“dialect”是小單位。比“dialect”閣較小的“次dialect”之間的差異閣較小。“dialect”翻譯成“方言”誤導漢語是互相聽識的語言，事實上不是。
語言的分類：

Family語系 – group語族 – branch語支 – 語言 – dialect通言 – subdialect次通言
   印歐語系 --下面的語族有Balto-Slavic, Germanic, Celtic, Italic(Romance), Albanian, Hellenic, Armenian, Anatolian, Indo-Iranian, Tocharian 

       Germanic語族的語支含北德語支、西德語支、東德語支

           東德語支含英語，德語，Frisian, 荷蘭語，Yiddish

                英語含Australia, Boston, Texas, Newcastle, Lancashire 這些通言dialects
                  Boston 通言的次通言有Back Bay, Beacon Hill, Cambridge, Quincy, Roxbury

20世紀20、30年代這種語言分類法進入中國，被採用，如頂面。中國人把這個分類法應用到世上所有的語言，中國境內的非漢語等，干單無應用於漢語族。
傳統的中國語言學分小學和專注於道德、價值觀的大學，強調對漢字的發音，結構和字義的研究。無包括語法grammar、語源學etymology、語形學morphology、分類學taxonomy, 分支系統Cladistics, 通言學dialectology。這個西方的現代語言分類系統算是強加於中國原有的語言研究的傳統之上的。
西漢轉東漢時，揚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著《方言》，內面方言是指在無同所在講無同語言的“同義的字”。這和dialect 的定義，一個所在講的話的語辭，發音，語法和別的所在講的無同但是互相聽識，完全無關係。揚雄之後繼續有很多方言學，攏是把各地的同義字做歸類。
到20世紀上半葉，傳統方言學和現代通言學dialectology相遇就起衝突了。中國人把語支Branch說成大方言，Dialect說成方言，大錯造成！
先不管揚雄當初方言的含義是什麼。到中國帝國末期，方言已經是某一個地方講的話了。這裡，地方可大可小，可遠可近。傳統漢人講的方言概念和語言親緣之間無關係，而dialect是指語言的血緣關係阿。
我在另外的論文中指出：清朝末期，方言可以指外語，嘛可以指漢族語。1863年李鴻章設『廣方言館』，裡面方言顯然是指外語。後來因效法李鴻章的創新之舉，各省紛紛設立『方言學堂』，是互譯英、德、法、義、日、其他語言的學院，這裡的方言嘛不是dialect。
很久前，我使用“topolect”做“方言fangyan”。這裡方言可大(廣東話、Mandarian普通話)可小(敦煌，梅縣)，可遠(德語、印度語)可近(北京話、上海話)。是某一個地方講的無同的語言，地方可大可小，可遠可近。
從詞源學看，Dialect源自希臘語dialegein，是“dia 通過, legein說話” 的意思，漢字最直接的翻譯是通言，就是可以互通的語言。把Dialect翻譯做方言最大的諷刺是大部份漢語的方言之間根本無法度互通。
當咱查中國出版的漢藏語系語言樹時，藏緬語的分支分得很細，含數十分支和語言，有些只有幾千，幾萬，幾十萬人講。而漢語卻無分支，是單一的語言，10億人以上講。這是政治、文化的幻象。老實的語言學者無人有法度接受！
《中國大百科全書》講漢語在語言系屬分類中相當於一個語族的地位！
重點是：假使漢語干單一種，所有的組織成員的通言攏可以互相了解，就無需要有地方語的書寫、教育，干單一種普通話就好了。這種精心設計的偽裝在幾十年前或許還有效，當時天真的西方人誤會講既然中國干單使用一種文字，全國各地識字的人攏讀有，按呢中國肯定只有一種文字。不過最近的研究，中肯的事實卻是：
(1)要識字的都得學普通話，語法、語義、語形、語彙攏和尹自己的母語差很多。
(2)地方語言從來無寫落來。一旦寫落來，其他所在講別的漢語的人攏很難看識。
(3)最近對無同地區的語言的調查發現無同地區的語言的語法、語形、語義、語辭、發音攏無同，如同印歐語之間的無同。
(4)我個人觀察流利講普通話、廣東話、別種漢語的在地人和外國人，證實中國存在著數百種互相無法度溝通的漢語。
漢語存在很多語支，很多語言。不過政治、文化自誇漢語從開始，全時間全空間，是單一的語言這個觀念卻極難破除。
四．漢字的誘惑和陷阱
漢字本身太吸引人了。中國不認識字的人，甚至不識漢字的外國人攏認定漢字不但優美，嘛是把中國社會、文化團結起來的黏膠劑。放棄漢字，中國社會、文化就會崩，甚至消失。不過對講地區性的鄉語的人來講漢字的問題真大，一旦忠於國家的體制、文化，就得全心全意接受漢字，這麼做就無可能寫自己的母語。
王育德講最常用的台語詞往往無法度找到對應的正確漢字。4詞就有1詞。他舉口語詞的慣用漢字和對應的文讀音字做例﹕

suie(漂亮，美bie), siao(瘋，狂koong), sarn(瘦，瘦sør), koaan(高，高køf), tea(短，短toarn), khia(站，豎su), sviu(想，想siorng), heeng(還，還hoaan), ho(給，給kib), koae(搶奪，乖koay), laang(人，人jiin), baq(肉，肉jiok), thafng(窗戶，窗zhofng), lauxpe(父親，老父lofhu), zapof(男人，查哺zapof)。
寫這些漢字了後的字義和發音(寫出來的是文言音)攏和原來的台語音無配合。把漢字寫到別的鄉語的時嘛發生同款情形。

1870年代，Edward Parker意識到各種漢語中存在很多無字詞，他整理出1份100詞的清單，來自北京、杭州、廣州、福州、客家語。努力了後找出13個對應的漢字，其他87詞無法度找到。
4 書寫台語的前景
從技術上看來，用羅馬字寫台語應該是很容易。20世紀的時台灣基督教會的羅馬字有數萬人識。作者的小弟的丈母娘就識。不過無普遍，因為和基督教連做伙。目前市民上羅馬字的方案至少有半打，而新的方案嘛繼續在出現。問題不是欠缺可行的羅馬字方案，是台灣人無意志選定上好的來做官方文字。最重要的阻力是大部份的台灣人對漢字的死忠，儘管使用漢字有很大的局限，台灣人卻一直把尹的母語推往漢字模式。不過，我認為這種努力注定會失敗，理由如前。反過來說，台灣若保持久長的準獨立狀態，台語羅馬字書寫系統很有可能在電子資訊處理、國際經濟貿易、文化交流的推動下，以及隨著漢字本中日益夾入英語辭，英語本穿插台語羅馬字詞的出現，慢慢、自然地發展出來。
咱必須記住，台灣人會當相當自由、公開討論書寫母語的必要性至今嘛才15年左右。當尹適即試欲提升台語的地位的時便引發國語和相關理念的擁護者強烈的反彈了。下面這篇報紙文章(著者李勝偉)就是真好的例﹕

文化台獨比政治台獨更加可怕。台語文字化暴露出分離主義者的企圖。台語是是華語的一種方言，和廣東語、上海語類似。雖然語音無同，漢字形卻相同，無理由自漢字體系割開。在咱的國家裡面只有滿州語、蒙古語，西藏語有他們自己的書寫系統，因為他們分屬不同語系，源自不同族群，有他們獨特的文化。
鍾肇政曾將用國語寫作比喻是翻譯的形為。本來干單講閩南語和客語的他在7歲入公學校，被迫學日語，到中學學校內干單使用日文，他的思考都只用日文。如今，他已經無閣使用日文，轉用中文寫作。漸漸適應了後開始用中文思考。不過寫會話的時情況卻真無同款啦！當故事中的人物講話的時，那顯然是一種語言，而寫落來卻變另一種語言。在這兩者之間，他的寫作經歷一個翻譯的過程。特定的地域有他獨特的語言和表達方式。有時一句簡短的口語便生動刻畫出人物的身份和個性。不過一旦經過翻譯，那種獨特的韻味便失去，原來鮮活感消失，人物的個性嘛走樣了。
趣味的是我在翻譯蒲松齡的《聊哉誌異》時嘛有過同款的挫敗和不自然感。處理敘述、描寫段落時無困難，不過牽涉到對話的時，想到書中的人物絕對無可能講出蒲松齡筆下那種文白夾雜的會話，這讓我感到痛苦。在我漫長的翻譯生涯中，這些是我面對過的上令我感到不安的挑戰。每當我為蒲先生筆下的對話那過分文學化的語體、艱深的用詞感到苦惱的時，我常會聯想到William Faulkner筆下那種濃鬱的地方色彩、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小說中流露出的西班牙語調和措詞風格、Tom Wolfe筆下呈現出無同社會族群的語言風格和言談舉止那種魅力。我推測這些傑出作家之所以能巨大成功很大程度是得益於字母文字在語音層面上的靈活性。
台灣作家是不是有一日會當自如寫出純真的台語對話，而不只是透過國語思維過濾後寫出來的刻板文字呢？作家林宗源認為台灣文學的未來關鍵在政治的民主化。“我相信，一旦實施雙語教學，台語就會成為主流。台灣、中國大陸、東南亞閩南語的使用人口相當可觀。不過目前咱尚處於確立書面語的階段。”
十幾年過去了，情況並無什麼變化。有變化的是台灣人在如何用母語寫作比20年前更加難達成共識。近期出版的冊有些把原來全羅改成漢字為主，外加羅馬字標註；有些把原來的漢羅本中的羅馬字大量減少。表面上看敢如合理，因為民眾對漢字較熟似，嘛承認尚有很多常用辭素無找到適當的漢字。問題是漢字被隨便安插，使人感覺哭笑不得。

1873年Carstairs Douglas的《廈門話辭典》裡面完全無一字漢字。1923年，Thomas Barclay寫這本辭典的增補板的時增加很多語辭，有些有漢字，有些無。1982年廈門大學的字典卻全部用漢字，用普通話做發音。裡面有些根本不是閩南語辭，是華語用閩南語來發音而已。
5反思
講鄉土語的人無講母語，講國語。過去一代和當代人嘛開始淡忘國語，而記得全球通用的英語。愈來愈多台灣、香港、新加波，中國的少年人使用英語辭。不過當外語轉化成漢字形式的時往往會出現怪異的譯寫，如台灣、香港的少年人的用語中表示很好的Cool 變做酷(原意是殘忍)。Cigar譯做雪茄，普通話的音、義都讓人不解。更令人不安的是用拉丁字母直接當漢字使用，如廣東話用BB表示嬰兒，上海話用BP表示 beeper呼叫器。
1990年，台灣開始雙語教育，華語和台語或是客語。2003年雙語卻較多是華語和英語。
儘管華語已經普及，英語嘛日益滲透，台灣人卻尚堅守自己的母語。尹深深知影秣記得母語是文化失憶症中上嚴重的一種。下面我用陳雷寫的詩《愛台語》做結尾﹕
《愛台語》

你可以鞭打我的肌膚，

你可以吞食我的血肉，

但你無法剝奪我使用自己語言的權利。

父母傳授給我的語言，

是我心中的情感。

鄉土賦予我的聲音，

是我腦海中的思想。

為何？為何你說我無法表達自己？

那是因為你懷抱著五千年文化的狂妄意識形態，
又在這座島嶼實施半世紀的專制統治；

於是你變成一個膽小如鼠、愚昧無知的人，

面目猙獰、手段野蠻。

不妨看看﹕若來到美國，講上海話、廣東話，講山東話、北京話；有人感因此毆打你嗎？
不妨看看﹕為何唯獨你會如此行徑？

你可以鞭打我的肌膚，

你可以吞食我的血肉，

但你無法剝奪我使用自己語言的權利。

我的聲音即是我的情感，

語言即是我的思想。

我拒絕被裹挾進你的國語之中，

從而倫為一個喪失了靈魂的台灣人。

陳雷極力想欲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而且意識到母語正是這個身份的核心。同時，他斷然拒絕由外來政治勢力強加於他和他的同胞身上的那種霸權式的國語。不過他並無意識到自身處境的諷刺﹕他用漢字寫下的每一個台語音節實際上攏在強化中心文化的控制力。假使台語是台灣人認同台灣的中心和靈魂，漢字便是認同中國的中心和靈魂。用漢字書寫既意味著喚起那些他所強烈抵制的深層文化的記憶；嘛意味著將那些用來表達他內心深處思想和感情的聲音和語詞徹底遺忘。
小筆記﹕

台語在一個多世紀前和廈門話非常接近。今仔日已經因為受到馬來波利尼西亞語借詞，荷蘭語用法，日語成分，華語影響，英語借詞發生顯然的分化。無法和中國大陸通行的任何語言等同視之了。

台灣在1930年代出現完全無顧字義，干單取音來記錄的台灣話語音運動，歌仔冊形式。記錄戲曲劇本。
把Dialect當做方言大概是1927年或是1928年開始。日語原本嘛有和dialect概念相近的用法，如，辯(ben)意思是通言、腔調、口音，如大阪辯。訥(namari)意思是口音，通言，方言。
詞源學研究詞語的派生，特別是詞根的學科。和中國人研究漢字的結構、起源、和演變無同。

我對學生、同事、朋友進行非正式測試表明﹕普通話使用者瞭解約50%的漢字台文，完全不瞭解羅馬拼音的台文。普通話使用者瞭解約30%到40%的漢字廣東文。完全不瞭解羅馬拼音的廣東文。漢語間的互讀性和歐洲語言或是印度次大陸北部語言之間的互讀性同款有限。
